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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女性生命意识与男权文化的博弈
———芥川龙之介之女性言说

黄芳
( 四川外国语大学

 

日语学院 ,重庆 　 4 0 0 0 3 1 )

摘　 要:作为日本大正时代的代表作家,芥川龙之介以 148 篇之巨的小说扫描了近代日本的“社会世

相”。 芥川试图通过文学实现近代自我完善的个人主义,在广泛摄取西方近代思想的基础上,实践了近

代短篇小说多样化的可能性,故而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芥川小说中的女性言说反映

了芥川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对女性认知的复杂心态,并导致其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显得杂乱。 通过对

芥川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加以梳理,从而将芥川在社会变革时期的女性认知加以明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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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芥川龙之介作为日本大正时代的代表作家,其最引人注目的理应是以 148 篇之巨的小

说扫描了近代日本的“社会世相”。 芥川的文学存在,显示出通过艺术对自然主义的、小市

民的现实蕴藏的矛盾、对立加以扬弃的艺术主义倾向,也因而确立了其大正文坛代表作家

的地位。 芥川文学以灰暗的现实为基调,描写出个性、人格等既存价值观无法支撑的人间

世相,并认为这是植根于近代个人主义的艺术的一个必然归结。 其作品以通过艺术实现近

代自我完整的艺术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基调,在广泛摄取西方近代思想的基础上实践了近代

短篇小说多样化的可能性,芥川也因此在近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日学术界对芥川龙之介的研究可谓经久不衰。 关于芥川文学的研究主要有两个分

野:一是文学性研究;二是透过文学文本的近代日本的“社会世相”研究。 然而,在“社会世

相”研究的成果中,却鲜见有关芥川女性言说的研究,这一欠缺使得“社会世相”出现了一

片不可忽视的坍塌。 芥川小说中的女性言说反映了芥川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对女性认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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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心态,并导致其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显得杂乱。 通过对芥川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加以

梳理,从而将芥川在社会变革时期的女性认知加以明晰化。
“社会世相”虽然不是地道的现代汉语的用语,但也不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新概念。 用

当今的话语来翻译“世相”一词的话,我认为最为恰当的表达就是“生态”。 因此本文使用

的“社会世相”即为“社会生态”,亦即为“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被人们称为鬼才作家的芥川龙之介在短短 12 年创作生涯中写过 148 篇小说,而如此

大量的文学创作,其素材源泉正是当时包罗万象的“社会世相”。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将
纷乱繁杂的社会世相加以艺术升华,以小说的形式“反哺”予民众,给民众一个客观反照、
认识自身的镜子,以文学诉说去警醒民众、教化民众,这正是芥川龙之介作为作家试图达到

的目的。 诚然,作家自身也是社会一员,有着诸多的局限性,社会认知仍然残留着封建时代

的道德,并因此而感到困惑。
学界对芥川的研究重点往往集中在作品的文学性、社会性、故事性、叙事性以及中国体

验等领域,而放眼芥川文学的女性言说的相关研究则少之又少。 就当前仅能检索的几篇文

章来说,对芥川女性观的研究,一是将芥川龙之介笔下的女性简单地分为妖妇型和淑女型,
二是按照题材作出大概的归纳。 此前国内学界对芥川龙之介的女性言说虽然尚停留在浅

表层的现象研究的层面,但却为此后的深层研究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在芥川龙之介的诸

多文学作品中,以女性为主人公的作品并不多见,小说里的女性形象也不是十分美好。 从

某种意义上说,芥川龙之介在感性上将女性仅仅视为社会生态中的必然存在,而这种存在

是不必特别在意、乃至于可以视而不见的。 然而在理性层面上,他肯定女性作为人有着与

男人同样的社会生存权利,并以当时进步的社会思想来抨击传统的男权,反映了女性生命

意识与男权文化的博弈。 在博弈的过程中,芥川的女性认知也在不断进步,甚至具备了一

定程度上超越时代的批判精神和先进性。
 

本文试图较为全面地对芥川其人、其文学作品的女性认知进行提纲性的梳理,力求通

过其女性言说之空间,去寻找芥川不同于同时代男性作家的女性观嬗变的轨迹。

1　 走不出男权传统的樊篱

芥川在初期作品里经常描写夫妻关系。 “结婚对于调节性欲是有效的,却不足以调节

爱情。”[高慧勤
 

等(第④卷),2012:233]其笔下的男性也曾追求爱情,但却常常痴心错付。
没有爱情的婚姻使得夫妻猜疑不断,不仅追求灵魂伴侣的愿望失败,婚姻关系破裂,甚至导

致妻子弑夫的悲剧发生,使芥川对婚姻和女人充满失望,始终走不出男权传统的樊篱。
《开化的丈夫》里的三浦是一位接受过西方文明思想洗礼的留法绅士。 他是一位纯粹

的理想主义者,追求“拥有爱情的婚姻” [高慧勤
 

等(第①卷),2012:466],绝不做任何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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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 在与友人报告婚后近况时,都能感受到三浦对琴瑟和谐的婚姻生活充满喜悦之情。 可

好景不长,仅仅一年后,当叙事者再见三浦,三浦却是一副忧郁深沉的模样。 原来夫人水性

杨花,出轨表弟,爱情至上主义者的三浦甚至想过成全妻子与表弟青梅竹马的爱情,却又发

现妻子的表弟还与其他女人有染,而妻子也并非对表弟一心一意,三浦曾拦截过其他男人

写给妻子的情书。 这对有心理洁癖的三浦是沉重的打击,不久便离了婚。 经历这段失败的

婚姻,三浦憧憬的“拥有爱情的婚姻”失败了,终于明白自以为的心心相印其实是“犹如稚

童般的梦想”[高慧勤
 

等(第①卷),2012:475]。
《尾生之信》里塑造了一个痴情男人尾生,因等候恋人,被越涨越高的潮水淹没仍然不

愿意离开,在命丧河边之后,数千年魂魄寄宿于他人体内,仍然痴等永不到来的恋人。 薄暮

中、桥栏下,尾生痴情苦等,用自己滋养奉献,直到自身化作虚无。 关于女人的相貌、性格、
年龄等,芥川只字未提,甚至连名字都没有,仅用“女人”来称呼她。 女人是否爱尾生也未

提及,是一个被芥川彻底无视的存在。 “女人却仍未到来。”这句话在短短的信中却出现了

六次,在尾生面临危险也不离去的每一段描述后面均附上这句,不断重复的句子透露了尾

生的绝望和女人的无情。 芥川故事里的男人可以无怨无悔等候虚无缥缈的爱人,但对女人

的描述却体现出无视和不信。
兄弟同时爱上一个女人,是女人重要还是兄弟情重要? “虽然是兄弟,为了独占一个女

人,相互之间憎恨、并产生杀意。 容易丧失至亲的羁绊。” (酒井英行,2007:80)芥川的作品

里对这种世俗伦理的人性拷问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偷盗》里的沙金是一个妖艳妩媚的

女盗贼首领,这个生活在王朝末期最底层的女盗贼不仅委身于养父,还与多人有染,非常懂

得利用姿色去支配男人。 太郎与次郎同时爱上了沙金,兄弟二人在沙金的怂恿下上了贼

船,从此无恶不作。 太郎深感相貌清秀的弟弟抵挡不住沙金的诱惑,那么他失去的不只是

沙金,还有弟弟。 太郎无法接受同时失去挚爱的两个人。 而次郎一方面无法抵抗“丑陋的

灵魂与美丽的肉体如此结合在一起的”[高慧勤
 

等(第①卷),2012:182]沙金的诱惑,一方

面又觉得愧对哥哥,甚至想远离哥哥和沙金以减轻对哥哥的内疚,不想与哥哥为敌的次郎

也备受情感的煎熬。 改变这种局面的是沙金设计干掉太郎的一场战斗。 沙金移情次郎,并
怂恿次郎参与杀死哥哥的计划。 激战中太郎原本驰马而去时,强烈的兄弟情感驱使他返回

救出次郎。 经此一役,兄弟终于同心,齐心协力杀掉沙金,沙金断气时,兄弟相拥而泣。 引

起太郎与次郎兄弟反目的沙金这一女人形象里隐藏着芥川的女性认知:“对我们男人来说,
女人恰恰是人生本身,即万恶之源。” [高慧勤

 

等(第④卷),2012:243]沙金是兄弟不和的

原因,相较于沙金这个生性放荡的女人,兄弟情更为重要,男女的情感抵不过兄弟情深,最
终割舍不断的兄弟情救赎了两兄弟的灵魂。 这一情节设定体现了男权社会“女人如衣衫,
兄弟如手足”的传统观念,折射出芥川对男权传统下的女性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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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中》是《偷盗》系列作品之一。 《竹林中》以三个人的陈述为中心展示了一个杀人

事件。 盗贼多襄丸首先承认自己杀人是因为真砂的教唆,而真砂通过忏悔的形式来认罪,
忏悔自己杀夫之后又没有勇气自杀。 丈夫的亡灵则说是妻子命令强盗杀他,他痛苦不堪才

自杀的。 “竹林中
 

”是暴露人类本性的一个空间,也是“向制度挑战的人类情念世界的比

喻”(酒井英行,2007:93)。 在竹林外的丈夫气质优雅,一旦进入“竹林中”,就变成了欲望

之魔鬼。 妻子在外面空间时贞淑善良,在竹林中就显露出水性杨花的一面。 自己被辱,丈
夫不作为,反而数落妻子被强奸后竟然被强奸犯吸引的罪恶。 丈夫冷漠的目光令妻子不能

忍受,最终说出“你亲眼看我出丑,我就不能让你再活下去” [高慧勤
 

等(第②卷),2012:
124]。 结局是丈夫死了,妻子忏悔,盗贼被捉,没有人无辜,只有人性的丑陋被赤裸裸暴露

出来。 芥川的创作意图并非为了寻找真相,丈夫亡灵的供词、盗贼的口供、真砂的忏悔直接

导致读者认为真砂就是真凶,而真砂的忏悔便是作者芥川对真砂的恶意。 西原千博认为这

部作品的主题便是“对女人的恶意”(鷲只雄,2017:97)。 丈夫死了,多襄丸认罪,所有的恶

意都指向了真砂。 最后法官只追责杀人事件,并没有追责强奸事件,原本应该是受害者的

真砂在芥川的笔下却成为害死丈夫的元凶。
在以上作品中,从男性视角观察到的女人大都不可捉摸、不值得信赖,她们对丈夫不能

一心一意。 《开化的丈夫》《竹林中》《影子》等一系列作品里的丈夫们对妻子充满了不信,
潜意识里均认为女人是不贞的。 芥川在随笔《鹭鸶与鸳鸯》里,讲述在银座偶遇两美女姐

妹,称之为鹭鸶与鸳鸯。 在电车里近距离看到鸳鸯的鼻毛,听到两姐妹在谈论女人月事之

后,大倒口味,再无旖旎之心。 由此可见,芥川认为女人只可远观不可近看,现实与梦想存

在很大的差距,现实总是无情地摧毁人的幻想。 他在《侏儒警语》里曾说过“纵使再心爱的

女人,同其交谈一小时便觉得乏味” [高慧勤
 

等(第④卷),2012:255],这是芥川对女性精

神的一种轻视,他认为女性徒有其表,没有灵魂。 在现实生活中,芥川曾经爱上过一个生性

嫉妒和占有欲强的女人,芥川一直摆脱不了,江口涣说芥川的自杀 30%是因为这个女人。
被爱情辜负的人,就会变得对爱情极不信任,芥川的情感经历使芥川对女人怀有爱恨交加

的复杂心理。 芥川也渴望灵魂伴侣,两情相悦应该是爱情最理想的状态,但在芥川的笔下

却是不可企及的梦想、无法实现的缺憾。

2　 人性视域下姐妹连带感的丧失

中田睦美曾评价说《秋》是芥川唯一的女性小说,在此以前,芥川的作品均是从男性的

视角去描写。 在 1919 年创作《龙》时,他感受到了文学创作思泉的枯竭,强烈的危机感驱使

芥川试图改变风格。 在《秋》里,将女性视角引入作品中便是芥川的新尝试,也因此使其文

学创作有了转机。 该作品放弃了芥川奇巧取胜的惯有风格,具有近代心理小说的特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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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秋》被看作是芥川向现代风格小说的转型之作。
信子和妹妹照子同时喜欢上了表哥俊吉,姐姐不动声色的暗示令周围的人都认为俊吉

喜欢的是信子。 在妹妹的央求下信子大度退出,另嫁他人,过着寻常夫妇的平凡生活。 妹

妹顺利与俊吉结婚,并写信感谢姐姐的成全。 信子爱好写作,曾立志成为作家,可得不到丈

夫的理解,令她不时回想起与俊吉之间的兴趣相投。 在这样刻板的夫妻生活中,信子产生

了空虚和无聊,这种空虚和无聊在她去新婚妹妹家里见到俊吉时便转换为一种感伤和后

悔。 姐妹感情产生裂痕是在两年后,姐姐回到东京去拜访妹妹,妹妹得知姐姐单独见了自

己丈夫时,便心生妒意。 当俊吉和信子一起走在庭院里时,信子心里在默默期待着对方的

表白,但俊吉沉默片刻之后,自然地转换话题,由此可见,俊吉对信子并没有男女之情。
  

三

好行雄曾尖锐指出,“信子与俊吉的‘爱’不过是大家的传言罢了” (鷲只雄,2017:97)。 信

子一味陶醉在牺牲个人的婚姻和幸福来成全妹妹的美满婚姻的虚构世界里,表面是在安慰

妹妹,实际上是一副恩人的倨傲嘴脸。 “本是强求妹妹感谢的利己主义、却转换为在面对妹

妹时的优越感,是一种自我美化。” (酒井英行,2007:203)尤其在妹妹指责她深夜毫不避

嫌、单独与俊吉在后院时,信子心有不甘,也因此在心中暗下决心与妹妹从此成为路人。
“最信赖、最交心的一直认为便是妹妹,而妹妹也深有同感。” (佐古纯一郎,1991:59)这样

的姐妹情深在面对三角关系的爱情时,也经不起考验。 所谓让爱,真正有爱又怎么让得

出呢?
在故事的结尾,信子与俊吉擦肩而过是小说的高潮。 不顾俊吉再三叮嘱等自己回家再

走,信子乘上了篷车,意味着她的放弃。 透过车窗,信子看到了俊吉,而窗外匆匆而过的俊

吉并没有看到她。 透过车窗看外面自然是一清二楚,而从外面便不容易看到里面,芥川巧

妙利用这一点来暗示信子的视线是单向的,俊吉的视线并没有落在她的身上,由始至终都

是信子单方面的情感投放,俊吉并没有任何的回应,这一场两女一男的三角恋只不过是两

姐妹的幻觉罢了。 俊吉走出信子视线之后,信子所有的期待落空,只剩下萧瑟的秋天映衬

着心里的哀伤。 现实与幻想之间的位相之差是那么明显,原来以为的牺牲自我主动让爱的

故事不过是信子一个人的独角戏,青春的梦想破灭后,徒增伤感。 三好行雄高度评价描写

青春丧失的《秋》是“芥川文学前期作品的终结之作” (浅野洋
 

等,2000:242)。 虽然在描写

爱情,但芥川并不相信爱的存在。 姐妹爱上同一个男人的故事以姐姐成为局外人而结束,
信子只有回到和丈夫的平淡婚姻生活中去,再也不能和俊吉聊文学话题。 秋天之后便是冬

天,衬托着人生没有希望,秋天的意象象征人生的放弃,这世界上的心如死灰,大抵都如信

子这般,坐在人力车上回家的信子全身心感受到了秋的寂寥。 佐古纯一郎评价芥川的文学

便是“秋天的文学”(佐古纯一郎,1991:63)。 寂寥是其内核,支撑姐姐内心平静的便是念

想之后的寂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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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性占据价值体系的控制权和话语权的时代,男性执掌着女性形象的创造权,女性

无法进行自我表现,于是男性习惯将一些负面价值推给处于附属地位的女性。 比如“嫉

妒”二字均带有女字偏旁,“嫉”为歇斯底里,“妒”为“女性为了不败给竞争者而面红耳赤的

亢奋状态”。 这一特性从一开始便被贴上女性性的标签。 同样描写嫉妒心,《偷盗》里两兄

弟最后并没有因为沙金而反目,而《秋》里的两姐妹却因俊吉而从此成为陌路。 兄弟同心

和塑料姐妹情的对照书写演绎了兄弟血缘的不可替代及姐妹连带感的不堪一击,证明女性

的嫉妒心强于男性,反映了芥川在男权思想影响下的性别偏见。

3　 女性自审意识的演进

芥川在爱情短篇小说《袈裟与盛远》里颠覆传统的烈女形象,体现了女性自审意识的

演进。 故事由上下两段告白组成,上是意图刺杀袈裟丈夫前夜的盛远的内心独白,下为知

晓盛远计划、决定替夫去死的袈裟的内心独白。 独白通过主人公的内心语言活动来揭示人

物的内心世界、抒发人物的思想感情,再配以月色清冽的夜晚描述,将整个故事充满哀怨地

娓娓道来。 盛远在三年后与袈裟重逢,此时的袈裟已不复往日的美貌,盛远对她再也没有

当初的心动。 盛远的独白里自认对袈裟的爱是“欲望的美化”[高慧勤
 

等(第①卷),2012:
311],他用尽手段制造邂逅,最后终于得到了袈裟。 对袈裟的念念不忘源自未得到的不甘

和
 

“掺杂着相当程度的对不识的软玉温香的憧憬”[高慧勤
 

等(第①卷),2012:313]。
盛远是袈裟唯一爱过的男人,袈裟背叛丈夫心甘情愿与盛远发生了关系,她的失贞是

为曾经的爱情寻求一个完美的结局,可现实生活里丈夫对自己那么温柔,为了讨好袈裟,武
士丈夫甚至去学习和歌。 袈裟背叛丈夫的行为在那个年代是不能被容忍的,同时,占有了

袈裟之后的盛远对她显露出嫌弃之色。 面对盛远浓情转淡的这一瞬间,袈裟无自杀的勇

气,又不愿意苟延残喘地活着,在这样的矛盾与痛苦里,听到盛远提出杀死袈裟丈夫的建议

时,她欣然同意,袈裟穿上丈夫的衣服,等待死在盛远的刀下。 袈裟作为烈女的典型,表面

是因为爱着丈夫,实际上是用死亡完成对自我的救赎。 月色冷冽,烘托出这个凄美的爱情

故事,“二人的心理描写细腻,微妙的陰翳、动摇的情念” (中村稔,2014:82)充分展示了芥

川的才情。 在芥川的文学世界里,爱情不过是一场镜花水月,经不住时间的考验。 望着窗

外朦胧的夜色,记忆如潮水般翻涌而来,袈裟那千疮百孔的心早已不堪重负,再也没有爱的

力气了。 爱情如果到不了终点,不如让生命到达,对袈裟而言,因为爱情的令人绝望,死亡

才那么充满诱惑。 清冽的月色映照着,袈裟的心冷彻而坚定,配合着盛远完成了这场名为

爱的谋杀。
在日本,自古以来袈裟这一烈女形象深入人心,但都忽略了她和盛远有过床笫之欢的

事实,曾有读者写信指责芥川将为保贞洁决心赴死的烈女形象篡改。 实际上在《源平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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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里曾明确描述“盛远来得很早,与女人同床共枕,夜渐深沉云云”[高慧勤
 

等(第③卷),
2012:297]。 芥川曾说“不知出于何种意图,社会上普遍无视这一史实,似乎把可怜的女主

人公广泛宣传成一个超人的烈女” [高慧勤
 

等(第③卷),2012:297]。 芥川在小说里将袈

裟与盛远持续半年之久的情人关系清晰描写出来,颠覆人们对袈裟为了保护贞操而甘心赴

死的烈女印象。 虽然颠覆了烈女形象,但在芥川的笔下,袈裟在因失去贞洁从而对丈夫产

生内疚悔恨之心时,看到盛远露出轻侮之色,在这两者之间挣扎之后毅然选择死在盛远刀

下的行为并不惹人厌恶,反而令人同情,这一颠覆令整个爱情故事充满了感伤。 袈裟的独

白里直接说出了自己代替丈夫死在盛远刀下并非为了丈夫,而是“因心灵受到伤害而感到

愤然,身子受到玷污而为之悔恨”[高慧勤
 

等(第①卷),2012:316]。 芥川对烈女形象的颠

覆令袈裟的形象立体鲜活起来,变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不再受封建道德约束的女人。
明治以前的道德是一种封建的道德。 芥川认为“封建主义的道德是一种十分脱离实际

或极端理想化的、实行起来很困难的道德”[高慧勤
 

等(第④卷),2012:89]。 “因为这道德

把忠臣、孝子、烈女这类理想上的人物定位一个目标,要求人们努力向这些典型人物看齐。
但是人很难完全实现这种道德标准。” [高慧勤

 

等(第④卷),2012:90]芥川认为批判精神

的匮乏是封建道德得以延续的条件,这种缺乏表现在没有把过去的忠臣、孝子、烈女看成是

有血有肉与我们同样的人,而是看成了某种神的化身。 芥川认为昨日的道德是脱离实际

的,太富于理想主义色彩。 芥川没有被困在世俗和偏见里,是一个接受了新道德,敢于向根

深蒂固的旧道德提出质疑的作家。

4　 对女性贞操观的现实批判

自古以来对女人来说,贞操是最重要的,“贞女不事二夫”是男权社会禁锢女人的一种

制度。 在近代日本黎明期向开化期过渡的时代,人们对贞操持有怎样的态度呢? 女性作家

们如《青踏》杂志社成员围绕“贞操论争”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以生田花世为代表的认为“比

起贞操,我们先会要求吃得饱饭” (生田花世,1914:37);另一种认为这样的想法和依附于

男人的娼妓没有区别,女性的颓废与堕落在于性道德的败坏。 在纸上大肆探讨女性贞操这

种隐私话题的时代,芥川在《阿富的贞操》里直接将“贞操”二字置于小说的标题,塑造的阿

富认为生命比贞操更为重要,对女性贞操观提出了批判。
《阿富的贞操》以新政府与反新政府开战的上野战争为时代背景,男主人公新公是新

政府军的一员,时常扮作乞丐在上野一带活动。 某日新公来到小杂货店避雨,遇上回来寻

猫的女佣阿富。 见到充满朝气活力、如水果般鲜嫩的阿富,新公产生了欲望,于是掏枪对准

花猫,以此威胁阿富顺从于他。 为了救主人的花猫,她宽衣解带,甘愿向新公献出自己的身

体。 从两人的对话里可以看出,年龄、见识明显劣于新公的阿富对新公的态度是粗暴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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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却没有表露出任何不快,只有真正的朋友才能这样相处,由此可见两人之间有着信赖。
正因为阿富对新公充满信赖,才心甘情愿把自己交付给他。 而阿富的这一举动,让新公的

心灵得以净化,并没有动阿富一根毫毛。 在生命与贞操的取舍之间,阿富选择了生命,芥川

的贞操观与当时的新女性作家们主张的贞操观迥异。
战乱时代,到处都会发生弱质女流被男性强暴的事情。 故事的正常展开应该是持枪的

乞丐新公侵犯阿富,阿富为了保护贞洁拼死反抗。 可是小说里,阿富并没有反抗,而是主动

躺下。 对此行为,新公深感疑惑:“一个女人委身于男人。 这可是终身大事呀,可是阿富姐,
你却用它去换一只猫———你这不是太胡来了吗?”[高慧勤

 

等(第②卷),2012:247]面对危

险,阿富没有抱怨,而是主动直面困难,这样一位积极直面人生的女性自带光环,是芥川发

自内心欣赏的女性。
在芥川看来,传统的贞操观也好,新女性的贞操观也罢,看重的是身体本身的圣洁性,

都被伦理道德所束缚。 阿富在那一瞬间采取的行动是发自内心的,用女人视若生命般宝贵

的贞操去换取花猫的性命,她认为值得。 新公在听到阿富的理由时,感受到了阿富心灵深

处的纯粹,这一发现令新公自愧不如,令他一直坚信的观念受到冲击。 如果说之前吸引新

公的是阿富充满青春活力的肉体之美,勾起了他男人的本能欲念,那么此刻则是被阿富由

内而外散发出的人格魅力所吸引,深感羞愧的新公人性得以复归。
22 年后阿富与丈夫及孩子一起偶遇了新公,令阿富想起往事。 她一直不明白自己当

时的行动是基于何种理由,也不明白新公为何没有侵犯她,尽管如此,她从未后悔过,在看

到勋章加身的新公后,她回头对着丈夫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再次重逢时新公已经是一位战

功赫赫的成名人物,与第一次登场时如乞丐般的形象完全不同,而阿富也有了幸福的家庭。
从阿富和新公后来的人生轨迹可以看出芥川对两个主人公的行为均持肯定态度,令两位善

良的人均有了美满的结局。 阿富的贞操体现在她内心的纯洁,这种纯洁具有感染他人、令
他人变好的神秘力量。 阿富这一女性形象不同于与以往恪守传统贞操观的女性,芥川在此

探讨了贞操新定义的可能性。
“妇女占据何种社会地位,是鉴衡人类文明高低的真正尺度……富人或贵族阶层男人,

大多不像妇女那样保持贞操。 相反,千真万确的是,身为母亲或妻子的妇女却能纯洁地度

过一生。”[高慧勤
 

等(第③卷),2012:412]芥川深刻意识到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因此,
他抛弃传统道德对女性身体的束缚,将贞操定义为心灵美的精神层面,应该说芥川的站位

比《青踏》的“新女性们”更高,这是芥川性别意识的进步表现,体现出芥川思想先进性的

一面。

5　 结语

“文学在审美体验和价值评价中,透露出作家对社会、人生和美的观察和沉思。” (汪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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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2002:217)学界大多认为芥川与自然主义作家相反,不会在作品里描写自己,这是一种

误读。 “我的小说或多或少正是我自身体验的告白,只是各位不知道。” [高慧勤
 

等(第③
卷),2012:281]

 

在杂文《我若生为女子》里,芥川假设自己若为女子就会“尽量做出温良贞

淑的样子,尽量抓住情投意合的丈夫。 尽量巧妙地操纵丈夫,尽量使自己有更大的发展”
 

[高慧勤
 

等(第④卷),2012:658]。 “温良贞淑”是“男权社会集体无意识中男性对女性形

象的外在强化”
 

(罗元
 

等,2020:37)。 讨好丈夫和操纵丈夫体现出芥川女性观的矛盾性,
而使得“自己有更大的发展”则是芥川对女性精神发展的期待。 他认为,女人参与工作并

不会失去女人味儿。 但他还是喜欢“既能生儿育女又能缝制衣服,温柔的雌性白狼”
 

[高慧

勤
 

等(第③卷),2012:344]。 “生儿育女”这样的女性肉体记忆早就固化在稳定的男权文

化心理中,体现了芥川对男权文化的不舍。
作为生活在日本近代社会的男人,处在由旧传统向新思想过渡的“思想动摇期”,芥川

依然不能彻底摆脱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 尽管芥川龙之介并非顽固的传统派,但当时的

“社会世相”依然反映出对男权的不舍,这就决定了芥川龙之介文学作品具有双重性:一是

作家力求跟着社会的开化接纳男女平等,二是社会的现状依然留恋着男权的传统。 在芥川

龙之介的天平上,后者依然占据着一隅,所以在他的诸多作品上反映出男权视野下的女性

认知,这体现在《竹林中》《偷盗》《开化的丈夫》《秋》等作品之中。
 

芥川龙之介作品中的女性言说是在“社会世相”的折射基础上的内心言说,一方面芥

川坦诚仍然残留着封建时代的道德,并因此感到困惑,但同时他肯定女性作为人有着与男

人同样的社会生存权利,并以当时进步的社会思想来抨击传统的男权,反映了女性生命意

识与男权文化的博弈。 在博弈的过程中,芥川的思想在不断进步,甚至具备了超越时代的

批判精神和先进性。 本文所选涉及女性的作品基本按照发表时间顺序排列,由此可以看出

芥川女性认知的演变轨迹。 芥川所处的年代正是“青踏”杂志周边的女性作家们争取女性

解放的时代,芥川自然也深受时代思想的影响,他对女性解放发表的言论体现其女性认知

的先进性,其真知灼见甚至超过了女性解放思想家们的见识。 如《袈裟与盛远》 《阿富的贞

操》等作品里揭露了男权文化对女性的禁锢,显示了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先进性,在今天仍然

具有超越时代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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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found
 

that
 

two
 

divisions
 

stand
 

out: one
 

is
 

the
 

study
 

of
 

literariness,
 

the
 

other
 

is
 

the
 

study
 

of
 

“shakai
 

seso”,
 

which
 

refers
 

to
 

aspects
 

of
 

society
 

in
 

modern
 

Japan
 

depicted
 

through
 

literary
 

texts.
 

However,
 

little
 

attention
 

has
 

ever
 

been
 

paid
 

to
 

the
 

study
 

of
 

Akutagawa’ s
 

discourse
 

on
 

“ women”,
 

leaving
 

an
 

undeniable
 

research
 

gap
 

in
 

the
 

division
 

of
 

“shakai
 

seso”.
 

Akutagawa’s
 

voice
 

on
 

women
 

mirrors
 

a
 

complicated
 

mentality
 

shown
 

in
 

perception
 

of
 

women
 

at
 

a
 

time
 

of
 

social
 

transition,
 

which
 

is
 

why
 

the
 

women
 

characters
 

in
 

his
 

short
 

novels
 

lack
 

clarity
 

and
 

unity.
 

The
 

paper
 

aims
 

to
 

provide
 

a
 

character
 

sketch
 

of
 

the
 

women
 

in
 

Akutagawa’
 

novels,
 

so
 

as
 

to
 

help
 

clarify
 

his
 

cognition
 

of
 

women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Meiji
 

to
 

the
 

Taisho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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